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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人物 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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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18日，我省编排的大型红色民族
舞剧《乳娘》公演30场后携“乳儿”回家，在
威海倾情上演，艺术再现胶东乳娘冒着生命危
险哺育前线子弟兵后代和烈士遗孤的感人事
迹。

5月底，《乳娘》回家之前，记者赴乳山
市，采访乳娘、保育员、乳儿、乳娘子女，深
深感受那种血乳交融、生死与共的人间大爱。

适逢小满时节，太阳卖力地炙烤着这片红
色土地，山海相依的乳山城饱含温暖与生机，
一派蓬勃景象。

驶过一片片樱桃园，车子在崖子镇田家村
停了下来，这里正是胶东育儿所旧址所在地。
整洁的石砌小路、错落有致的青砖黑瓦房，令
人想象着这个小山村当初的模样。硝烟弥漫的
年代，胶东育儿所，成为红色胶东后方根据地
党政军的重要保障机构之一。

乳山市委党史研究中心主任徐华伟介绍：
“这里是胶东第一个全域解放的县区。我党政
军机关、八路军兵工厂、胶东公学、敌后医院
和制药厂常驻扎在这一带的村庄。”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八路军主力和
党政军机关被迫频繁转移，在突破日寇层层封
锁中面临生死考验。有的同志不得不含泪抛下
刚刚来到人世的亲生骨肉，送到当地百姓家寄
养。1942年7月，中共胶东区党委决定，在牟海
县（今乳山市）组建胶东育儿所，选取乳娘哺
育前线将士的子女和烈士遗孤。

乳娘视乳儿如己出，待乳儿胜亲生，在日
常照护中疼爱有加，在艰难困苦时呵护备至，
在生死考验前挺身而出。她们有的忍痛舍弃亲
儿保乳儿，有的落入敌掌全力护乳儿，有的深
山雪夜以体温暖乳儿，有的严冬破冰寻鱼哺乳
儿，有的舍命献血救乳儿……“在极端艰苦的
条件下，300多名乳娘和保育员先后哺育革命后
代1223名，在日军扫荡和多次迁徙中，孩子们
无一伤亡，堪称人间奇迹。”徐华伟说。

以血补血，以命保命

田瑞荣今年78岁，家就在胶东育儿所旧址
纪念馆西旁。“舍命献血救乳儿”的乳娘，正
是他的母亲矫曰志，而他如今也是纪念馆的义
务讲解员。

“听我母亲说，生儿比我大6个月，刚抱来
的时候缺血（贫血），天天哭闹。那时候，我父亲得
了脾病，我母亲还得给生儿喂奶、治病，没办法
把家里的小毛驴卖了。”田瑞荣说。

喂养了一段时间，见生儿依旧面黄肌瘦，
丝毫不见起色，矫曰志十分内疚：“人家爹娘
为咱打鬼子，咱连个孩子都看不好，这说不过

去啊！”她抱着生儿找到医务组，大夫诊断，生
儿患有严重贫血，急需输血。“要血还不简单，咱
有的是！”矫曰志撸起衣袖把胳膊伸给大夫。

第一天输了20毫升血，生儿没有丁点儿变
化，半夜还是不停地哭闹。第二天，矫曰志抱
着生儿继续输血，仍不见效。第三天、第四
天、第五天……渐渐地，生儿的脸微微泛红，
晚上闹腾得也少了些，可矫曰志的脸却变得煞
白。大夫怕她身子吃不消，让她养养。矫曰志
死活不干，“那得啥时候，再等下去，生儿会
没命的！大人受得了，孩子不能等！”就这样
又输了几天血，生儿晚上安稳不哭闹了。

生儿的病好了又犯，只要犯病，矫曰志就
带生儿去输血。矫曰志的身体日渐虚弱，输血
回来后经常一头倒在炕上昏睡过去，最严重的
一次躺了三四天才缓过劲来。“育儿所送来七
八个鸡蛋让我母亲补补身子，她没舍得吃，没
让我生病的父亲吃，也没让我吃，全都喂给了
生儿。”田瑞荣说。

以命保命，矫曰志全力兑现了照顾好生儿
的承诺。2002年，矫曰志因病去世。离世前，
她还一直牵挂着她养育过的生儿。

“孩儿啊，今后俺就是

你的亲娘”
那年，崖子镇东凤凰崖村的肖国英23岁，

她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不久就夭折了。妇救会主
任将出生12天的小远落送给她奶养。刚送来时，
小远落瘦得皮包骨头，病恹恹的。肖国英心疼地
说：“孩儿啊，今后俺就是你的亲娘。”

为保证有足够的奶水，一家人将不多的口
粮大都给了肖国英。有一次，女儿饿得直嚷
嚷：“娘，我饿，我快饿死了，给我吃一口
吧，就一口。”肖国英看看仅剩下的那点口
粮，再看看瘦弱的小远落，还是没舍得让女儿
吃上一口，转过身去假装不理女儿，一边用手
抹眼泪，一边把窝窝头塞进自己嘴里。在肖国
英的悉心照料下，小远落身体渐渐好起来。

1942年11月，日军“扫荡”马石山。裹着
小脚的肖国英，一手抱着远落，一手拽着女
儿，拼命地朝丈夫事先挖好的山洞跑去。眼看
着鬼子越来越近，可是半路上女儿累得实在跑
不动了，一个劲儿地哭。情急之下，肖国英一
狠心把女儿撂在了灌木丛里，嘱咐她老实待

着，然后用草掩上，自己则抱着小远落跑上
山。夜里听到鬼子搜山的动静，肖国英紧紧搂
着孩子，心急如焚，在山洞里一夜没合眼。第
二天等鬼子走了，肖国英急忙找到藏女儿的地
方，扒开杂草，看到女儿瑟瑟发抖，嘴里还嚼
着野菜。女儿后来说：“如果把八路军的孩子
撂下，俺娘良心上过不去。”

正是在那个晚上，大女儿哭了一夜，落下
了哮喘的病根，让肖国英终生愧疚。但她生前
仍对采访的记者说：“八路军帮大伙打鬼子，
把孩子交给俺是信得过俺，待他们必须比俺的
孩子更金贵。”

从死神手里抢回乳儿

战争时期，在敌人的层层封锁与包围中，缺
医少药是常态。一旦乳儿患病，乳娘只能拼命跟
死神抢孩子。和矫曰志一样，崖子镇姜家村的乳
娘王葵敏，也成功地从死神手中夺回了乳儿。

记者到王葵敏家时，她刚坐着三轮车从几
里外的女儿家回到这座老房子。“她就愿意在这
儿住，总盼着那个孩子回来找她。92岁的人了，我
不放心啊，昨天好不容易把她劝到我家去，今天
一早又回来了。”王葵敏的女儿无奈地笑着。

王葵敏守护的这老宅子，正是当年她哺育
乳儿政文的房子。1947年，王葵敏出生几个月
的孩子不幸夭折。没多久，村妇女主任王庆玉
就抱来了一个男孩。当时只知道这个孩子叫政
文，他的父亲是诸往镇流水头村人。孩子还没
出生，他就跟着部队南下打仗去了。他母亲叫
刘素兰，是诸往镇九龙圈村人，正在崖子镇干
妇女主任。才几个月的政文病得皮包骨头，气
若游丝。王葵敏赶紧给他喂几口奶。孩子慢慢
用小手抓住她，吮吸了两口，缓缓睁开了眼
睛。孩子有了反应，王葵敏高兴地笑了，她同
意收下孩子。

听说哪里有好大夫，王葵敏就抱着孩子去
看，需要花钱就用家里仅有的20斤小米算账。
换了三个大夫，孩子的病终于有了起色。

病中的政文经常哭闹，王葵敏几乎整天抱
着他在街上溜达。晚上就点个油灯，抱着他在
屋里满地走。他来的时候是夏天，到了冬天，
孩子的病就好了，小家伙慢慢脸泛红润，身上
也肉嘟嘟的，而王葵敏自己却瘦了十多斤。

“他姥姥来看孩子说：‘他奶妈真有脸
面，这个孩子越吃越胖。’”王葵敏说着就笑
了起来。采访中，这句话她反复说了三四回，
一回比一回笑得灿烂。在她心里，这件事是她
一辈子的骄傲。

一年后，政文被姥姥接走的时候，已经能
溜着窗台走路了。他不会说话，但能听得懂。
从王葵敏手里接过自己虎头虎脑的外孙，政文
的姥姥拉着王葵敏的手说：“闺女，你就是这孩
子的再生母亲啊，没有你他早就不在人世了。”

政文走后，王葵敏日夜想念。后来，她的
儿子出生，也起名叫政文。她说：“做梦的时
候还能看见他七八岁的样儿。”

王葵敏说，有一年村里一个媳妇赶集碰到
了政文的姥姥，回来告诉她：“政文今年过年
要回来看你。”可等到过了正月十五，王葵敏
也没有等到政文。“后来，他姥姥一家都搬出去

了，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没能再见政文一面，是王葵敏一生的遗

憾，“无论他在哪儿，只要好好的，我到了九
泉之下也能安心了。”

为掩护福星，

把自己儿子扔在无人山洞
1942年，司晓星刚出生不久就被送到了崖

子镇东凤凰崖村的乳娘姜明真家里。姜明真给
刚满8个月的儿子断了奶，专心哺育司晓星，并
给她起了个福星的乳名。

两个月后，鬼子来“扫荡”，姜明真跟婆
婆带着两个孩子藏到了山洞里。可是两个孩子
在一起，只要喂一个，另一个就哭闹。为了避
免暴露目标，姜明真狠下心，把儿子送到了另
一个无人的山洞。刚返身回来，敌机就开始轰
炸。她紧紧地搂着福星，依稀听到自己孩子的
哭声，也坚决不让心急如焚的婆婆过去抱孩
子。等鬼子撤走后，婆婆发疯似的冲出去扒开
被敌机炸塌的洞口，看见孙子在山洞里爬来爬
去，手脚被石头磨得鲜血直流，嘴上沾满了泥
土和鲜血，哭得肚子胀鼓鼓的，不停地咳嗽。
回家不几天，孩子就夭折了。强忍着丧子之
痛，姜明真把所有的爱投入到司晓星身上。直
到晓星4岁时，组织上把她接到了胶东育儿所。
姜明真很舍不得让她走，哭了很长时间。

1954年，司绍基经过三个多月的寻找，在
组织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女儿司晓星。

司晓星今年77岁了。她成人后一直在寻找
乳娘。2015年冬，司晓星确认了自己的乳娘就
是姜明真。她说，找到了娘，也找到了家。现
在，司晓星每年都要回乳山几次，给娘上上
坟。她对记者说，姜明真先后收养过4个八路军
的子女，而她的6个亲骨肉却因战乱、饥荒和疏
于照顾先后夭折了4个。

必须照顾好战士的后代

当年不到20岁的王占梅，是育儿所幼稚园
大婴室的保育员。

“进饭堂，快坐下，静悄悄，不讲话，坐
得端正听阿姨话，这才是模范的好娃娃。”

“绿纱帐，美得很，苍蝇蚊子进不来，又
不咬，又凉快，小朋友们千万别撕开，你要撕
开可真不好，苍蝇蚊子一起进来了。苍蝇咬蚊
子叮，小朋友们睡不好。”

接受记者采访时，90岁高龄的王占梅唱起
了在育儿所时给小朋友们编的儿歌，歌声依旧
温婉动听。

说话不急不慢的王占梅，对孩子极为耐
心，“我跟哪个小孩关系都挺好的，都是国家
的孩儿。我特别关心家明，他又小又瘦，这样
的孩子就要多鼓励他，多点耐心，多哄哄他，
让他多吃点儿饭。”

有的小朋友刚从乳娘家接回来，不愿意过集
体生活，王占梅就去开导他们。“司晓星来的时候
就说不喜欢这里，哭着要回去找妈妈，就是找乳
娘。等慢慢熟悉了，她就愿意跟你在一起了。”

有的孩子比较调皮，王占梅也不会发脾气。
“不能在别的小朋友面前教育，要单独教育。要跟
他们说说道理，少批评，多鼓励。”

在胶东育儿所工作的几年里，王占梅几乎
没有回过家，日日夜夜地与孩子们在一起。

1954年初，25岁的王占梅结婚后，与丈夫
分居两地。“年底大女儿出生，我在医院住了7
天就回到了育儿所，孩子刚满月就上班了。当
时就是想方设法地保护孩子们，不让他们受一
点伤害。自己的孩子顾不上管，也必须把革命
战士的后代照顾好。”

“在育儿所的几年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
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司晓星接受记者采访时
感慨道。1954年，回到父母身边后，司晓星对
乳娘、对胶东育儿所、对乳山一直念念不忘，
尤其是乳娘姜明真和保育员王占梅的音容笑
貌，时时萦绕在她的脑海中。

“在我的印象里，王占梅阿姨很年轻，很
漂亮，很温柔，对孩子们细声细气的，我们都
很喜欢她。”对于保育员王占梅的回忆是轻松
美好的，可每每提到乳娘姜明真，司晓星就泣
不成声。“现在她在世的两个孩子都是新中国
成立之后出生的，他们都生活在山区。我现在
唯一的愿望就是尽我所能地帮助他们，让他们
过好，达到跟我一样的生活水平。”司晓星再
度哽咽。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对孩子进行系统的
正规教育，遵照胶东行署的指示，1946年2月，
胶东育儿所第一次把60多个不吃奶的孩子集中
到莱阳，过集体生活。还有160多个吃奶的孩子
仍然分散在农村抚养。当年秋天，因国民党军
队大举进攻山东，育儿所工作人员和孩子全部
迁回田家村。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育儿
所从山区搬到离乳山县城较近、交通方便、房
舍宽敞的平原地带腾甲庄村。这时，育儿所已
有300多名孩子，工作人员达七八十人。为了提
高保教质量，育儿所根据年龄把孩子分成小学
部和幼稚园。

1952年7月，根据上级指示，胶东育儿所完
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除少数工作人员调离外，
其余全部同孩子一起移交给乳山县，改名为乳山
县育儿所。1955年8月，乳山县育儿所撤销。原胶
东育儿所还有九名孩子找不到父母，乳山县育
儿所曾两次登报为孩子查找父母和亲属。对找
不到父母和亲属的孩子，由乳山县机关工作人
员领养，至此完全结束了胶东育儿所的工作

去乳娘王葵敏家采访时，他的儿子、和乳
儿同名的政文就守在院子里。儿子很孝顺，但
92岁的王葵敏还是无法抑制对于乳儿政文的想
念。

问王葵敏是否想乳儿，王葵敏回答得越是
风轻云淡，越是让人心疼。这个孩子让王葵敏
牵念了一辈子，可她从没听他叫过一声娘。写
稿子的时候，记者努力地把与政文相关的所有

信息都写进去，希望能让政文或他的亲友看
到，让王葵敏老人能够在有生之年再见到他日
思夜想的政文。

和王葵敏一样，曾经哺育的乳儿成了许许
多多的乳娘们一辈子的挂牵。崖子镇东凤凰崖
村的那棵大树下，肖国英老人曾经常站在那里
向远处的村口眺望，望眼欲穿地在等她的小远
落。晚年病重时，肖国英只能趴在窗台上，隔
着窗户往屋外看：“苦菜花开了，远落没有回
来；苦菜花枯了，远落还没有回来，我多想再
见见他啊！”

养育之恩大于天。司晓星对于乳娘一刻不
曾忘记。参加工作后，她就开始了漫漫寻亲
路，由于工作太忙，寻亲之路断断续续，没有
很大进展。退休后，司晓星几乎把全部精力都
用在了寻亲上，多次沿着父辈革命战斗的足迹
寻找，都因线索少、年代久远无果而返。直到
2015年冬，司晓星辗转确认了自己的乳娘就是
姜明真，并在一个大风之夜敲开了姜明真的家
门。老人已经去世。她生前执意不愿搬离原来
的旧屋，跟儿子说：“我要等晓星回来，我怕
搬走了，晓星找不到回家的路。”司晓星痛哭
不止。

在漫长的岁月里，和司晓星一样心系乳娘
的乳儿们，凭着儿时对乳娘的残存记忆，历尽
一生苦苦寻亲。在胶东育儿所旧址纪念馆里，
播放的寻亲故事同样感人至深。

2015年9月，乳儿梁恒力在小姨王玉欣的陪
同下走进央视大型公益寻人栏目《等着我》，

寻找她和姐姐的乳娘李青芝。梁恒力和姐姐梁
恒心，一出生就被安排在乳娘李青芝家里，没
吃过亲生母亲一口奶。当时村里孩子都得了天
花，乳娘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照顾姐姐上，自己
的孩子不幸夭折。4岁时，乳娘知道她俩在田家
村集中供养，就提着装有鸡蛋和巧果的篮子，
走了一百多里地去看望，此后就再没见过面。
梁恒力苦苦思念着、寻找着乳娘，一直没有结
果。70多岁了，怀着再不找就来不及了的心
情，她终于走进了《等着我》节目，只为找到
乳娘，再喊一声“妈妈”。当“希望之门”打
开时，乳娘李青芝86岁的儿子高京堂走了出
来。三位老人相拥而泣，久久不愿分开。

乳儿对于乳娘的感情是至真至纯的。司晓
星接受电话采访时，整整30分钟的时间，她的
诉说几乎一直伴随着哭泣。当她说出对不起乳
娘姜明真一家人后痛哭失声时，记者也觉得特
别对不起她，不仅让一个原本身体就不好的77
岁老人情绪如此激动，而且根本不知道应该说
些什么来安慰她。这种对于至亲无法弥补的愧
疚，远不是几句话能够宽慰的。

司晓星说，在她心里，最亲的人就是乳娘
姜明真。这种特殊的亲情，虽带着鲜明的时代
印记，却在岁月的积淀下越发珍贵。感恩与牵
挂会相伴一生。

如今，胶东育儿所的微信群里已经聚集了
40多个“小朋友”。他们时常追忆童年往事，
也会相约结伴回到乳山，看看那片哺育自己长
大的红色热土。

■ 记者手记

感恩与牵挂相伴一生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在战争年代极端困苦中，姜明真收养过4个八路军子女，而她的4个亲骨肉却因战乱、饥荒和疏于照顾先后夭折。当年，
300多名乳娘和保育员哺育革命后代1223名，在日军“扫荡”和多次迁徙中，孩子无一伤亡。

乳娘：八路的孩儿比俺的更金贵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王嘉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乳娘矫曰志的儿子田瑞荣。

保育员王占梅向记者讲述育儿所往事。92岁的乳娘王葵敏站在门口小巷，盼着他的乳儿能回来看看。

胶东育儿所
旧址。

胶东育儿所旧
址内的饭堂。

胶东育儿所旧址院落一角。
（本版图片均为陈巨慧

摄影）

胶东育儿所旧址复
原乳娘家做饭锅
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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